
2023年10月28日 星期六

书坊周刊 A05-07
好 / 读 / 书 读 / 好 / 书 主编：李康宁 责编：曲鹏 美编：陈明丽

《意大利与中国》
[意]白佐良 马西尼 著

萧晓玲 白玉崑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和意大利都是历史悠
久的文明古国，分别是中西方文
化的摇篮，两国间的交往也岁月
绵长。提到意大利与中国的关
系，中国人的脑海里必然会想起
罗马帝国的中国丝绸、元朝时来
华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明
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然
而，两国的交往史绝不止此。《意
大利与中国》综合正史、志书、文
集、游记等中西文的第一手史
料，从比较、跨文明和全球史的
视野，对意大利与中国两千年文
明互鉴的历史，做了全景式的系
统描述。

□惟寅

不解之缘

《意大利与中国》一书，是
1996年白佐良与弟子马西尼合写
的一本向意大利读者介绍意大
利与中国交往史的著作。

白佐良，意大利外交官，世
界著名汉学家和汉语言文学翻
译家。1923年1月26日出生于意大
利罗马，2001年6月28日病逝于罗
马，享年78岁。他自幼勤敏，酷喜
读书，尤其痴迷历史、古典语言
与文学。17岁那年，他走进了意大
利“中远东学院”中文教师杨凤
岐的课堂。大学毕业后，白佐良
在意大利外交部公开招聘考试
中被录取，1946年11月1日，他以
翻译和随员的身份被派往意大
利驻中国的大使馆工作。

来华期间，白佐良中文水平
的提高得益于他的私人教师、就
读南京金陵中学的黄美琳小姐。
在她的指导下，白佐良阅读和背
诵了很多中国古典诗词和散文。
出生于杭州的黄美琳是位典型
的江南美女，知书达理，自然受
到白佐良的倾慕，黄美琳也被这
位有些腼腆、勤奋好学的意大利
青年深深吸引。后来黄美琳接受
了白佐良的求婚，有情人终成眷
属，相互陪伴了一生。

1952年5月18日，白佐良顺利
通过了外交官公开考试，成为意
大利外交部有史以来第一位会
说中文的官员。次年9月，他被派
往中国香港，先后出任意大利驻
香港领事馆副领事和总领事。
1969年4月和11月，他两次被派往
巴黎参加意大利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

1980年，57岁的白佐良参加
了罗马大学的教师招聘公开考
试，并于次年成为罗马大学文学
系中国语言与文学专业的教授。
从外交官改行做大学中文专业
教授，对于白佐良，应该说是水
到渠成。

1959年，他在香港工作期间
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这是第一
部用意大利文编撰的关于中国
文学的著作。《中国文学史》对中
国文学从起源到当代的历史进
行了全面的介绍，书中收录了大
量的中国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都
是首次被翻译成西方语言。白佐
良将欧洲传统的文学史编写方
法运用于编译这部著作，该著作
被公认是一部优秀的中国文学
史籍编译作品，受到西方世界汉
学家的好评。该书至今仍是很多
意大利高校指定的中国文学教
材。

之后的40多年中，白佐良写
了一系列有关意中关系史方面
的文章，发表在西方的学术杂志
上，直到他人生的晚年，才有机

会把他多年的研究成果综合汇编
成《意大利与中国》一书，遗憾的是
他未能看到中译本面世就在2001年
逝世了。这个中译本也就成了他奉
献给中国读者的遗赠，证明了他终
生为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
解所做出的努力。

距离产生美

古罗马人有一句谚语：“人
离得愈远，愈受敬重。”《意大利
与中国》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
历史告诉我们，地理上的接近很
难使民族之间产生友情。在漫长
的岁月里，他们互相认识了解，
也可能互相敌视；因为离得近，
互相冒犯的机会就更多。如果在
空间上或者时间上相距遥远，反
而会容易形成美丽的神话和传
说，人们往往将自己对黄金时代
的思念和对乌托邦幸福的渴望，
寄托在遥远的民族身上。

罗马帝国和汉代中国就是
这种关系的典型。两个帝国无论
在疆域的扩展方面还是在时间
的延续上，都是上古世界中的强
国。它们在时间上几乎是同起同
落。汉朝兴起于公元前206年，它
曾试图越出中国传统上的边界，
将帝国的疆域扩展到中亚。罗马
则在公元前201年结束了第二次
布匿战争，开始征服地中海沿岸
各个国家，使帝国未来的中心不
再局限于亚平宁半岛。两个帝国
也几乎同时开始衰落：汉朝于公
元220年灭亡，先后由三国鼎立和
多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取代，直到
589年隋朝再次统一全国。罗马帝
国于公元286年在走出危机之后，
分为东西两部分，从此再也没有
统一过。

两个帝国在其全盛时期，都
竭力推行扩张政策，一个向东，
一个向西，但因相距十分遥远，
始终未能相遇。通过传说，通过
占据中间广大地区的诸多民族
所透露出来的消息，它们都知道
对方的存在。

双方都曾为进行直接和官
方的接触做过努力，却收效甚
微。公元97年，甘英受班超之命出
使罗马帝国。甘英到达波斯湾，
正准备登船，也许是要环阿拉伯
半岛航行前往红海，直抵今日的
苏伊士河，却被人劝阻而返。劝
阻他的人是那里的安息人，船人
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
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
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
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
者。”

《意大利与中国》直言，甘英
没有探险家的毅力，听到这些话
便放弃前行，折回祖国，结果令
人非常惋惜地失去了本可先于
马可·波罗的那次壮举好几百年
的唯一机会。可是正因为两个帝
国从未有过直接的接触，彼此了
解甚少，只能想象和猜测对方，
这段时间是罗马人和中国人彼
此羡慕的时代。

古时，中国人常用“大秦”这
一名词。这个名称是首次统一中
国朝代的名称，用以称呼罗马帝
国含有敬意，白佐良认为，这种
敬意，中国人从未对其他民族和
国家自发地流露过。

中国人称大秦“其人民皆长
大平正，有类中国”“其人质直，
市无二价”。在通往大秦的路上
没有匪徒，行人每走十里就有一
亭，每三十里就有一客栈。不过，
他们要结队而行并带上武器，以
防备老虎和狮子。外国来的使者
从抵达边境时起，一直到都城，

都有人陪着，还会得到一定数量
的金币作为生活费用。这些消息
可以在《后汉书》中读到，而且在
汉朝之后的各朝代史书上也作
了引述。

罗马人对中国人也怀有好感，
中国因特产丝绸而与众不同，被称
为“丝绸之国”。在罗马人的想象
中，中国人非常高大。他们认为中
国人性情温和，爱平静、守秩序，为
人公道诚实，具有优良的道德规
范。另外，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著
作里，经常谈论的一个主题就是中
国人长寿，白佐良认为，这是道教
文化传入西方的结果。“这归功于
道家在卫生、饮食、健身、呼吸和炼
丹术方面遵行特定的习惯，可以延
年益寿。”

宋元时期开始，两国的直接
交往变为现实。短篇小说集《十
日谈》开头的几句话证实，在薄
伽丘写作的时代，有不少人经过
长途跋涉，从欧洲来到中国。商
人之中，除马可·波罗外，未有一
人将其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记录
并流传下来。此外还有许多意大
利宗教人士来到了中国，他们全
是过着俭朴生活的方济各会士，
所留下的文字记录是用简单的
拉丁文写给他们上级的信件和
报告。

此后，两国的官方和民间交
流日益频繁，对彼此的认识变得
更加全面客观。

文学与革命

国与国的交往总是有起有
伏，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欧
洲诸国强势崛起，意大利在当时
中国的对外交流版图中显得不
那么耀眼了。直到19世纪末，梁启
超对意大利统一运动历史的研
究，再次唤醒了彼此相互了解的
兴趣。

早在1897年冬，梁启超与康
广仁创办了上海大同译书局，希
望在中国传播已在邻国日本取
得成果的西方知识。书局最初出
版的作品之一，是一本题为《义
大利与国侠士传》的小册子。意
大利的统一运动激起了梁启超
的爱国精神，为他指明了一条拯
救国家的可行之路。

1898年12月，梁启超因戊戌
变法失败而在日本避难。他刚一
抵达，就创办了《清议报》，在上
面发表文章，纪念马志尼的青年
意大利运动，鼓吹青年为国家复
兴所能起到的作用。在对当时同
是受西方强权压迫的中意两大
文明，做了初次对比后，他又赞
扬了对意大利做出贡献的英雄

人物：加富尔、加里波第和马志
尼。1902年初，仍流亡日本的梁启
超又创办了《新民丛报》，从这一
年的6月到12月，连载了长篇丛书

《意大利建国三杰传》。
两国的纯文学交往也在20世

纪变得活跃起来。除但丁外，还
有两位意大利作家也广为中国
读者所知，他们就是《木偶奇遇
记》的作者科洛迪和《爱的教育》
的作者德·亚米契斯。

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自
1927年首次被翻译成中文后，以
连载形式出现在《小说月报》上，
因其道德和教育内涵而成就斐
然，甚至在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
情况下也很容易受到欣赏。这本
书于 1 9 2 8年首次出版成册，到
1949年已有15次再版，1980年又按
照意大利文原版推出了一个版
本。《木偶奇遇记》在中国已经成
为一种真正的文学现象，乃至大
多数读者已经忽略它是一部意
大利文学作品。

另一部在中国极出名的作
品是《爱的教育》。这个故事早在
1903年就有了第一个中文版本，
定名为《心》。1926年，一个新版本
问世了，定名为《爱的教育》，且
一直保留下来。因其传递爱战胜
恶的教育价值观，《爱的教育》被
列入100部对现代中国文化影响
最大的翻译作品，与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以及莎士
比亚的《哈姆雷特》等著作并列，
几乎成了中国学生的必读物。

在意大利与中国文学交往
史上还有另一件难忘的往事，那
就是巴金对两位意大利人表现
出来的兴趣。巴金的真实名字是
李尧棠，20世纪20年代他在巴黎
留学时选择了巴金这个笔名，据
说是从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两
人的中文译名中各取一个字，作
为自己信仰无政府主义学说的
明证。继日本之后，法国成了中
国知识分子挑选的另一个居住
国。巴金那时被两位意大利无政
府主义者萨可和方齐迪的事件
所触动，他们于1917年8月因自己
的政治信念在美国被判死刑。这
个典型的政治审判案件令巴金
感触颇深，在与他们短时间的通
信之后，他写了两篇描述他们事
件的短篇小说，并在他们被处死
后写了以两人为题材的第一篇
中篇小说《灭亡》，也因此在自己
的祖国赢得了非凡的声誉。他于
1928年返回中国。

由此可见，国与国之间的交
流总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这
种交流与互鉴正是文明进步的
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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